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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州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以唐末五代的闽王故事、民间神话、民间吉祥图案等为题材，
具有内容丰富、构图巧妙、手法朴实、造型生动、率直抒情等艺术特征，寄托民众对天下太平、阖家幸

福、锦绣前程的祈求与愿望。 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集建筑、雕塑、艺术、宗教、民俗于一体，既保留了

中原地区民间造像的遗风，又具有南方石雕的特性，融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包含儒释道三家文化及

民风民俗的思想观念，而且与福州定光塔须弥座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处，体现了我国佛教世俗化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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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

不安，但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偏安一隅，先后历经

闽国、吴越国、南唐等政权统治，人民生活相对稳

定。 特别是王审知治理福建期间，闽地佛教得

到迅速发展，以致“佛法独盛于其时”。 王审知

“雅重佛法”，尽力护持佛教，其家族成员及地方



第 ５ 期 孙群，等：福州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的艺术特征与人文价值

官民大量兴建佛寺。 据《八闽通志》 等文献统

计，五代闽国时福建新建佛寺 ５１１ 座，而福州府

就有 １９０ 座，位居福建第一。 其中，建于唐末五

代的福州龙瑞寺独具魅力，具有厚重的人文

底蕴。
龙瑞寺坐落于福州仓山区梁厝村燕山脚下，

始建于唐天复元年（９０１），完成于北宋初年，原名

龙瑞院，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１９２４ 年曾修缮，
２００１ 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据南宋泉

州人、右丞相、学者梁克家《三山志》记载，“龙瑞

院，永盛里，天复元年置。 旧产钱一贯七百九十七

文”，其中“天复元年”即公元 ９０１ 年。 梁厝村自

古文风鼎盛，号称“无梁不开榜”。 该村始迁祖梁

汝嘉、梁如熹兄弟二人爱好理学，曾在此创办“梅
涧书院”，并聘请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

家朱熹前来讲学。 朱熹离开时，手书“贻燕堂”三
字相赠，后来“贻燕堂”成为梁氏宗祠的堂号，其
牌匾高悬于宗祠堂中。 现龙瑞寺大雄宝殿的一副

楹联———“燕岭风清，瞰马峡来潮，永盛两槐聚

族；鼓峰日丽，涌濒湖古刹，缘来梅涧贤踪”，正是

描述这件往事。［１］

　 　一、龙瑞寺概述

龙瑞寺地处福州三江口平原，临近闽江与乌

龙江交汇处，背靠低矮的山丘，江对岸即为马尾

港。 据说这里是“燕窝之穴”，两掬弓抱，窝中弦

棱明显，开口处平浅，为浅燕窝，乃风水之宝地。
寺院坐东北朝西南，占地面积 １ ３０３ ｍ２，采用中轴

线布局，从西南至东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

宝殿、观音阁（二楼为藏经殿），左右两厢有大士

殿、地藏殿、伽蓝殿、祖师殿、文昌宫、山神殿、客
堂、僧房等。 寺内还有宋代石井、石盆、石槽等文

物。 大殿前庭院中原有的两座北宋陶塔于 １９７２
年被移往鼓山涌泉寺，即著名的千佛陶塔。 大殿

左侧外墙嵌有清光绪年间篆刻的《重修龙瑞寺碑

序》，文中记载：“燕山之麓有寺，额曰 ‘龙瑞古

刹’，其制如涌泉寺。 闻诸父老，相传性云建之于

唐……自堂而下，则有无量宝塔列于两旁……左

有放生池，右有甘泉井……落成于光绪十五年八

月。”从此碑序可知，龙瑞寺始建于唐代，大殿框

架重建于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庙宇形制仿效福

州鼓山涌泉寺，庭院中立有两座宝塔（即千佛陶

塔），左右有放生池与甘泉井。 如今放生池已被

填埋，但甘泉井仍保留较好。
龙瑞寺整体殿堂颇具福州民居特色，如天王

殿两侧为高昂的“几”字形马鞍墙。 大雄宝殿设

有周围廊，单檐歇山顶，铺设灰瓦，正脊脊刹置宝

葫芦，脊堵为实堵，浮雕仙鹤、莲花等，鸱吻雕蛟

龙。 抬梁式木构架，彻上明造，面阔五间，通进深

六间。 前檐廊作成卷棚轩，檐柱与金柱之间横跨

抱头梁与穿插枋，梁上置坐斗、斗栱与剳牵。 明间

开隔扇门，楹联为“法眼燕山礼名蓝闳麓，宝呈鹫

岭瞻妙相庄严”，次间辟圆窗。 明间前后两金柱

间横跨两根五架梁，梁上立瓜柱，最上层脊瓜柱承

托脊檩。 大殿数根梭形石柱为唐代原构件，高约

４ ｍ，周长约 ２ ｍ，与泉州开元寺天王殿内的唐代

梭形柱颇为相似。 外檐廊清代石柱础雕有螃蟹、
蟾蜍、海螺、龙虾、鲤鱼、蜜蜂、果盘、香炉、茶壶、梅
花、牡丹花等。 抱头梁、剳牵、斗栱、垂花、雀替木

雕莲花、卷草纹等。
龙瑞寺作为千年古刹，目前仍保存一些珍贵

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大雄宝殿唐末五代时

期的须弥座石雕造像。

　 　二、大殿须弥座造像题材探析

龙瑞寺大雄宝殿台基是由青犁石砌成的须弥

座，上下枭与上下枋素面无雕刻，圭角雕成如意

形，正面设七级垂带踏跺。 我国传统须弥座台基

俗称“细眉座” “金刚座”，以上下叠涩、中间束腰

为基本特征，为高级宫殿、坛庙主殿或佛塔经幢等

较高等级建筑所采用的一种豪华型石作台基形

式。 北魏至唐初，一些佛塔基座已开始采用须弥

座，目前在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的雕刻及壁画中

均有发现，但造型还比较简洁。 唐代以后，须弥座

陆续用于佛殿的基座，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盛唐

第 １４８ 窟、第 １７２ 窟壁画，其后便屡见于中、晚唐

各窟，可见这种形式的须弥座大致出现在盛唐时

期。 盛唐以后，须弥座束腰雕饰更为复杂、华丽，
柱与柱之间开始雕饰壶门、团窠、狮兽、伎乐人像

等。 因唐代至五代，中原人士两次大规模入闽，一
次是陈元光开发漳州，另一次是王潮、王审邽和王

审知等三兄弟率军入闽。 于是，他们便把北方须

弥座的做法传入福建。［２］

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束腰处镶有 １２ 幅石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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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浮雕像，从东往西依次为“双狮戏球” “荣华富

贵”“椿萱双禄” “怜子爱妻” “封侯挂印” “鲤跃

龙门”“士子游春” “海族献宝” “花荣枝茂” “龟
鹤同寿”“四季常春”“八蛮贡象”，如图 １ 所示，雕

工娴熟，独具匠心，意义深远。 虽然有的浮雕略有

损坏，但整体保存完好，呈现出一种饱经沧桑之

美。 对其雕刻题材的探析，有利于窥见当年闽地

民众的所思所想。［３］

图 １　 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 （作者自绘）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ｕｅｓ ｏｎ Ｓｕｍｅｒｕ ｓｅ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ｈａｖｉｒａ Ｈａｌｌ

　 　 基于图 １，对此 １２ 幅石造像进行简单分析。
须弥座东面第一幅 “双狮戏球”，又称 “双狮滚

球”，为两只狮子围绕一个绣球嬉戏打闹。 双狮

戏球来源于汉代民间的舞狮活动。 我国民间常以

舞狮祈福，祷求风调雨顺，是民间重大节庆活动中

常见的民俗项目，寓意吉祥如意。 在佛教中，狮子

代表勇猛无畏，同时也是佛教的护法，象征智慧、
勇猛、果敢以及至高无上的佛法，能摧毁降服一切

外道和魔道。 福建唐宋时期许多佛教建筑须弥座

束腰均有狮子戏球图案。
第二幅“荣华富贵”雕刻草木开花，枝头上分

别有两朵绽开的芙蓉花和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
因“蓉”与“荣”同音，花即华，牡丹为花中王，旧称

富贵花，以此寓意富贵荣显，比喻兴盛、显达，百姓

丰衣足食。

第三幅“椿萱双禄”又称“椿萱并茂”，椿树和

萱草生长茂盛，两旁各有一只麋鹿。 大椿为多年

生落叶乔木，树龄很长。 萱草被古人认为可以忘

忧。 椿萱用以比喻父母，古代称父为“椿庭”，母
为“萱堂”，代表父母健康安好，表示祝愿双亲身

体良好，一切顺利。 另外，麋鹿具有吉祥、福禄、安
和之意。［４］

第四幅“怜子爱妻”，中间雕刻数朵莲花，左
侧为夫妻牵手，右侧为父亲陪伴两幼子玩耍的情

景，水中还有鸳鸯戏水。 “怜子”表现父母对子女

的呵护与关爱，而“爱妻”则体现了夫妻之间的相

互尊重与情感纽带。 “怜子爱妻”寓意社会和谐，
家庭幸福美满。

第五幅“封侯挂印”，两只爬在枫树上的猕猴

正飞身摘取挂印，而树下有两只抬头的羊羔，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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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只锦鸡。 因“猴”与“侯”同音，“封侯”指

被封为侯爵，象征官位高高在上。 “印”指做官的

官印，意即帝王赐爵授印。 “羊”与“祥”谐音，被
赋予吉祥的寓意；“锦鸡”代表前程似锦。 “封侯

挂印”有鼓励士子努力争取高位之意。
第六幅“鲤跃龙门”，数只在急流中翻滚的鲤

鱼跃过龙门后变成真龙。 “鲤跃龙门”比喻中举、
升官等平步青云、腾达辉煌之事，同时也暗示逆流

前进、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也常出现在传统佛寺

建筑装饰中。
第七幅“士子游春”，数名士大夫在春天到郊

外踏青，后面跟随着挑担的书童，左侧一座凉亭内

还有两名相互作揖的人。 《论语·先进篇》中讲

述孔子的弟子侍坐时，曾子提出“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 这种简单朴实、富有情趣的生活得到

孔子的赞赏。 我国古代画家也喜爱此场景，如隋

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五代赵喦的《八达春游图》
等，均描绘休闲自得的生活。

第八幅“海族献宝”，一名仙人端坐蛟龙之

上，前方还有一名官员和两只虾兵鱼将，其中鱼将

举着一面书有“献宝”的旌旗，借鉴了古印度阿育

王感得龙王前来臣服献宝的著名典故。 “海族献

宝”反映了闽国时期海上贸易繁荣。
第九幅“花荣枝茂”描绘树木枝叶长得十分

繁盛、茂密，特别是树枝上的三朵鲜花随意舒展、
似有花香。 “花荣枝茂”比喻家族人丁兴旺，后代

子孙昌盛，寄托国泰民安的愿景，也形容当时的闽

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十幅“龟鹤同寿”又称“龟鹤遐寿”，四只仙

鹤和两只灵龟在玩耍跳跃，气氛欢快，正中立有两

根毛竹。 此典故出自东晋葛洪《抱朴子·对俗》：
“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意思是知

道龟鹤的寿命长，就仿效它们的办法增长寿命，比
喻长寿、幸福的生活。 另外，仙鹤与竹子的组合有

青春永驻之意。
第十一幅“四季常春”描绘一树枝上盛开着

花朵，主要形容一年四季犹如春天一样温暖，夏无

酷暑，冬无严寒，绿树常青，花开不谢，天下太平，
代表着新的开始与希望，象征朝气蓬勃、万物复

生，充满对美满生活的期盼。
第十二幅“八蛮贡象”又称“胡人进象”，描绘

两名主人一前一后骑着高头大马，另一名随从右

手牵着一只大象，还有一名仆人紧随马后。 四人

均头缠布巾，深目高鼻，身穿长袍， 颇具波斯人形

象特征，这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在梁厝村留下的

历史印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
这 １２ 幅石雕主要以民间神话、民间吉祥图案

等为题材，从侧面描绘了当年王审知管理下国富

民安的闽国情景。 其中，除了第八幅、第十二幅石

雕，其余各幅的题材内容均来自中原地区的传统

吉祥纹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

八闽文化的影响力。［５］

　 　三、大殿须弥座造像艺术特征

龙瑞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独具风格，有着

较高的艺术特征。
　 　 （一）题材丰富、交相辉映

佛教寺庙的氛围原本应神圣、肃穆、空寂与清

净，但福建沿海地区佛寺装饰却颇为多彩。 龙瑞寺

大殿须弥座造像虽然只有 １２ 幅，但题材丰富，有人

物、动物、树木、花卉、山水、建筑等，形成热闹欢快

的气氛。 其中，人物包括官员、士人、普通成人、儿
童、波斯人等，动物有大象、骏马、蛟龙、狮子、仙鹤、
灵龟、鲤鱼、猴子、麋鹿、山羊、锦鸡、鸳鸯、鱼虾等，
植物有芙蓉花、莲花、椿树、萱草、枫树与毛竹等，体
现了当年工匠选择题材自由度较大，具有多元化趋

势，反映了当时闽地开放的思想观念。［６］

　 　 （二）构图巧妙、疏密有度

大殿须弥座造像运用多种构图方式，包括中

心构图、对称构图、平衡构图、曲线构图、分割构图

等。 其中，中心构图有“双狮戏球”，绣球周边环

绕着两只狮子。 对称构图有“龟鹤同春”“椿萱双

禄”“封侯挂印”，其中“龟鹤同春”中间的毛竹把

龟鹤对称地分开。 平衡构图有“海族献宝”“八蛮

贡象”“士子游春”，其中“海族献宝”右侧蛟龙和

仙人体量较大，于是左侧鱼将就双手举着一杆向

前倾斜的旌旗，用以达到视觉上的平衡。 曲线构

图有“荣华富贵” “花荣叶茂” “四季长春”，其中

“荣华富贵”一枝树枝从左向右曲折地横穿画面，
形成一条曲折线。 分割构图有“怜子爱妻”“鲤跃

龙门”，其中“怜子爱妻”以数朵莲花把夫妻和父

子分割开，形成左右两幅画面。 具体见表 １。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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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殿须弥座造像构图形式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ｅｓ ｏｎ
Ｓｕｍｅｒｕ ｓｅ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ｈａｖｉｒａ Ｈａｌｌ

构图形式 图案样式

中心构图 双狮戏球

对称构图 龟鹤同春、椿萱双禄、封侯挂印

平衡构图 海族献宝、八蛮贡象、士子游春

曲线构图 荣华富贵、花荣叶茂、四季长春

分割构图 怜子爱妻、鲤跃龙门

　 　 （三）手法朴实、巧拙结合

雕刻大殿须弥座造像的工匠们运用深浮雕、浅
浮雕、沉雕、线刻等技法令画面充满立体感，层次丰

富，虚实结合，将石雕与建筑完美结合在一起，可谓

匠心独运、巧夺天工。 这些浮雕既有精雕细刻，又
有大巧若拙，如狮子头部短促的卷发、仙鹤柔软的

羽毛、蛟龙威武的头部、鲤鱼薄薄的鳞片、椿树繁茂

的枝叶、莲花饱满的莲子、建筑庄严的屋顶等均雕

刻细致，而一些人物却巧中带拙，如“怜子爱妻”图
人物脸部五官仅用简单的线条来表现眼睛、鼻子和

嘴巴，虽朴拙却巧妙地流露出朴质的表情。［７］

　 　 （四）造型生动、惟妙惟肖

大殿须弥座造像体现了工匠丰富的想象力，
造型生动，惟妙惟肖。 顽皮的孩童、憨厚的大象、
勇猛的狮子、矫健的蛟龙、跳跃的鲤鱼、轻盈的仙

鹤、机敏的猴子、安详的麋鹿、呆萌的灵龟、盛开的

花朵、婀娜的枝叶等，姿态各异，呼之欲出。 例如，
“士子游春”中的士子们（见图 ２），拥有一种高贵

典雅、神气秀逸、娴雅自若的气质美；“封侯挂印”
中敏捷的猴子左脚踩树、右脚悬空，右手抓紧枝

干，左手迫不及待地去摘取官印。［８］

图 ２　 士子游春

Ｆｉｇ．２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五）世俗写真、率直抒情

大殿须弥座造像明显的世俗化特色，契合我

国唐代佛教造像具有更多人情味和亲切感的发展

趋势。 其中，人物、动物、植物、山水、建筑等均高

度贴近现实形态，这得益于工匠们平时认真体悟

和观察自然生活，如“怜子爱妻”图中丈夫戴小

冠、穿短袍宽口裤，符合唐代普通群众的服饰特

点。 如果从严格的造型角度来看，这些石雕动态

或许还有点欠缺，但却体现了工匠率直、纯真、朴
素的情感。［９－１０］

　 　四、大殿须弥座造像人文价值

王氏三兄弟于唐中和五年（８８５）入闽，进而

主政福建。 乾宁四年（８９７），王潮去世，王审知继

任威武军节度使，并于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建立

闽国，后于后唐同光三年（９２５）去世。 而龙瑞寺

建于 ９０１ 年，正好处于王审知主政福建最辉煌的

２８ 年期间，因此，僧人和民众希望通过大殿须弥

座造像，以借喻、暗喻、比拟、双关、象征等手法，寄
托对天下太平、阖家幸福、锦绣前程的祈求与愿

望。 以下从四个方面论述这些造像所蕴含的人文

价值。
　 　 （一）体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海族献宝”体现了闽国欣欣向荣的气象。
王审知被尊为“开闽第一” “开闽尊王”，他对闽

国的开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审知在政治上

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策，在经济方

面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兴建水利，鼓
励开荒造田，减轻广大农民赋税，发展水陆交通，
扩大内外贸易，促进了福建经济快速发展。 王审

知主政下的闽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号称“海滨

邹鲁”。 “海族献宝”包含着民众赞美闽王丰功伟

绩的寓意，也体现了当年闽国蒸蒸日上的气象，而
且通过把王审知比作古印度的阿育王，表达了对

闽王的敬仰和祝福。［１１］

　 　 （二）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

“八蛮贡象”表现的是波斯人远渡重洋来到

闽国敬献大象等宝物的场景，是闽地与波斯等交

流的历史见证。 据文献记载，福州从东汉时就已

是对外重要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

点，福州是通往广东、南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交

通要道。 唐代时，福州港的对外贸易已经非常频

繁。 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积极对外开放港口，与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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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阿拉伯等外商友好往来，促进经济贸易繁荣

发展。 王审知大力倡导发展海外交通贸易，奉行

“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理念，热衷

于港口建设。 《福建史稿》记载：“王审知……招

徕海舶，引起国际贸易的繁盛。 货物充斥，填郊盈

郭，商贾拥挤，摩肩击毂。” 当时的福州已成为经

济贸易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而地处闽

江边的梁厝村则是重要码头与港口，是福州海上

丝绸之路的一个口岸。 “八蛮贡象”颂扬了王审

知实行开放政策、引来海外商贾、促进经济贸易繁

荣与发展的历史功绩，反映了唐末五代时期闽国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
　 　 （三）激发士子金榜题名的愿望

“封侯挂印”“鲤跳龙门”和“士子游春”这三

幅造像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表达了激勉士子金

榜题名的愿望。 王审知大力倡导文教，积极传播

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教育本地士人、秀才，实现了

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有私塾，于是“唐衣冠卿

士跋涉来奔”，纷纷入闽定居，使闽地成为礼仪之

邦。 王审知广泛吸收人才，使许多唐末流亡士人

及公卿子弟多聚集在身边作他的辅佐。 “封侯挂

印”等正反映了当年学子期待通过科举当朝为官

的愿望。
　 　 （四）祈求民众幸福安康的生活

王审知主政福建后并没有称帝，仍一直以闽

王自称，对后梁、后唐王朝称臣纳贡，与邻国友好

相处，尽量避免战争，促使闽国得以暂时免受战乱

侵害。 他选贤任能，减轻徭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

息，极大促进了福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从而确保

了闽国三十多年的平静与安宁。 “双狮戏球”“荣
华富贵”“椿萱双禄”“怜子爱妻”“花荣枝茂”“龟
鹤同寿”和“四季长春”等这些充满吉祥如意的造

像，寄寓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幸福人生

的愿望，体现了安居乐业、家庭和睦之景。

　 　五、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与定
光塔须弥座造像之比较

　 　 福州所在的闽东地区目前仍少量保存与龙瑞

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像大约同时期且相似的石

雕，如建于唐代的连江宝林寺大雄宝殿须弥座造

像、建于唐末的福州定光塔须弥座造像、建于五代

的宁德同圣寺塔须弥座造像、建于五代的福州崇

妙保圣坚牢塔须弥座造像等。 其中，最为接近的

当属定光寺的定光塔须弥座造像。
定光塔坐落于福州于山定光寺，又名报恩定

光多宝塔，俗称白塔，是王审知于唐天祐元年

（９０４）为去世的父母祈求冥福而建造，翌年建定

光寺。 最初定光塔是一座高达 ６６．７ ｍ 的八角七

层楼阁式空心砖塔，可惜在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
被雷电焚毁，后于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改建成八

角七层、高 ４５．３５ ｍ 的楼阁式空心砖塔，内设盘旋

式木梯，１９９１ 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６３ 年考古工作者在塔周围发现了当初唐塔的

多方青石须弥座束腰浮雕。 这些造像雕工细致，
现有 ８ 方被竖立于塔正前方保护，另外塔后方还

有几方破损较为严重。 这些浮雕为研究福州唐末

五代石雕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正面这

８ 幅造像中，有 ３ 幅 “龙王献宝”、２ 幅 “海国神

话”、２ 幅“狮子戏球”和 １ 幅牡丹花。 由于定光塔

仅比龙瑞寺迟建 ３ 年，通过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

点，有利于更深入地剖析唐末五代时期闽地佛教

建筑石刻造像的状况。［１２］

　 　 （一）相同之处

定光塔须弥座造像的“龙王献宝” “海国神

话”与龙瑞寺大殿的“海族献宝”“八蛮贡象”颇为

类似。 其中，“龙王献宝”图描绘了在波涛汹涌的

大海上端坐于龙身上的仙人、扛着包袱的士卒、行
走的虾兵、举着旌旗的鱼将等；“海国神话”则描

绘了右手高举马鞭、左手紧拽缰绳的兵丁正驾驭

着一匹骏马在海里奔跑。 马头高高抬起，四蹄翻

腾，长鬃飞扬，颇具英姿。 这些造像中人物、动物

的形态及表现内容与龙瑞寺的“海族献宝”“八蛮

贡象”相同，均是称颂闽王王审知对外开放港口、
与外商友好往来、促进经济贸易繁荣发展及社会

一片欣荣的历史功勋。
　 　 （二）不同之处

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与定光塔须弥座造像

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雕刻工艺与工匠

身份的不同。
定光塔须弥座造像的雕刻工艺比龙瑞寺大殿

须弥座造像更加严谨、细致。 人物的整体比例结

构、手脚的关节、肌肉的实感、狮子的毛发与脚趾、
海浪与云彩的纹理等均刻画细腻，连竹节柱也刻

有莲花纹样。 例如，“龙王献宝”中，举着旌旗的

鱼将双脚一前一后，小腿肌肉鼓出，足面弓起，足
尖用力撑住海面，甚至都能感觉到脚趾正在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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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神话”中的人物，从脸部、身子到手脚等均

刻画认真，非常符合人体比例与结构，比龙瑞寺造

像更重视对细节动态的追求。
定光塔与龙瑞寺须弥座造像雕工之所以相

异，主要原因是工匠身份的不同，其实就是捐资者

身份地位的不同。 王审知治闽近三十年，大力扶

植佛教，共兴建与修缮佛寺 ２６７ 座。 据《三山志》
记载，为铸造福州开元寺大铁佛，王审知在城区的

西南角设 １３ 个冶炉，并备有铜、蜡 ３ 万斤；动用万

余名工匠，兴建闽侯雪峰寺；由福州通过台湾海峡

运木料到泉州开元寺，建造七级木塔即最早的西

塔。 从这些行为就能看出，王审知建寺造塔是不

惜财力的。 而定光塔是王审知为父母所建，地处

当时福州市中心———罗城，同时又位于福州城的

中轴线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然倾尽全

力，聘请最优秀、最专业的石匠进行雕刻。 而龙瑞

寺所在的梁厝村远离福州城区，在当时属偏远地

带，是一座典型的民间佛寺，建寺目的多是为当地

乡民及附近渡口过往人员祈福、护佑所用，建造者

为普通官员与民众，财力有限，雕刻者为民间普通

工匠。 但正因为如此，龙瑞寺须弥座浮雕造像也

更加贴近生活，手法比较朴实，有着浓郁的世俗化

特征。 如果单从雕工水平来看，因定光塔工匠是

为朝廷所建的佛寺服务，必定精雕细刻，但却缺少

龙瑞寺雕工朴实无华的天性。［１３］

　 　六、结束语

龙瑞寺大雄宝殿的须弥座雕刻，是将宗教庄

严与世俗情趣完美融合的艺术瑰宝，其精湛的石

雕技术以及千年历史的厚重感，在福建古代石雕

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宋元之后的福建佛寺石浮

雕有所影响。
龙瑞寺大殿须弥座造像艺术以其独特的情感

表达与思想内涵，反映了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福

州民间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寄托了人们对生活

的期望与对理想的强烈向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和宗教价值。 可惜王审知之后闽国逐渐衰落，
于闽天德三年（９４５）被南唐所灭。 这些浮雕如一

幅幅立体的、活动的画卷，仿佛穿越千年时空，展
现出当年闽国曾有的短暂的国富民强、政通人和

的太平盛世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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